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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書法、美學、色空、計白當黑、中道、臨摹、自運 

 

 

【摘要】 

 

佛學對書法美學的啟發與影響既深且廣，本文從「色」與「空」兩個佛學基本

概念切入，由「色法」與「空觀」的義涵中，探索其與書法相通之處，及其對

書法習作的啟示。其中，色法當中的顯色、形色及表色三者，與書法的「長、

短、方、圓、粗、細、明、暗」以及「屈、伸、取、捨、行、住、坐、臥」等

視覺表現頗有相通之處；其次，書法從碑帖臨摹到創作自運的學習過程，與「無

表色、遍計所執色、定所生色」的成因，也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空」的

觀照與書寫心態更是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入帖」與「出帖」之際，若能領略

「色即是空」的道理，那麼對於各家「帖相」的執著就比較能順利超越，達到

「離相入神」的境界。然而，雖說「離相」卻也不是全然擺脫諸相，因此「空

即是色」提醒吾人要「計白當黑」，如此自然能夠把握住「中道」的圓融法則。

其實，在傳統的書法美學中便非常講究對稱與平衡的原則，這些道理與佛法的

色空圓融之理本即相通，本文只是將其中較明顯或已被周知者，更明確的勾勒

出來，至於一些較隱微或尚待開發且具有啟示及應用價值者，更是本文努力的

重點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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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與「空」概念對書道的啟示與應用 

張清泉 

一、 前言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既深且廣，在文學方面有「以禪喻詩」、「以禪入

詩」等例，而在書法方面同樣的也有「以禪喻書」之例。如宋黃庭堅云：「字中有筆，如禪家

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凡學書，欲先學用筆。」1又如清周星蓮云：「徐而庵

先生說唐詩，闡發盡致，開卷有論詩數條，內一條云：學詩如僧家托缽，積千家米煮成一鍋

飯。余謂學書亦然。」2這些都是「以禪喻書」之例，不過，都是一些泛泛之喻。如今書法藝

術已被歸類為視覺藝術之一環，因此在「視覺」與「色法」的關係裡，書家應能從中獲得一

些啟發。此外，書法更是一種意念與心靈的藝術，這與「空」的部分概念也有一些相應之處。

因此，本文即嘗試從佛法中最常見的「色」與「空」兩個概念，對其在書道方面的啟示與應

用，作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以求得兩造之間的溝通與印證，並期望能在書道的實踐與理論

的鑽研上，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二、 「色法」概念對書道的啟示 

(四) 「色法」略說 

「色法」在佛學名相上有廣狹二義，狹義的色法是指眼根所對之境而言，廣義的是指一

切物質存在的總稱，分述如下。 

1. 狹義的色法 

這是專指眼根所對應的外境而言，唯識宗以「眼、耳、鼻、舌、身」為五根，對應所取

的「色、聲、香、味、觸」為五境或稱五塵，眼根所取為色塵，此即狹義的色法。據《瑜伽

師地論》卷一云：  

彼(眼識)所緣者，謂色，有見有對。此復多種，略說有三：謂顯色、形色、表色。顯

色者，謂青黃赤白、光影明闇、雲煙塵霧，及空一顯色。形色者，謂長短、方圓、麁

細、正不正、高下色。表色者，謂取捨屈伸、行住坐臥，如是等色。3 

《瑜伽師地論》將眼識所取的色法區分為三類，即： 

(1) 顯色：包括青、黃、赤、白、光、影、明、闇、雲、煙、塵、霧等十二種，以及空一

顯色。4
 

(2) 形色：包括長、短、方、圓、粗、細、正、不正、高、下等十種形貌方面的呈現。 

                                                 
1
 黃庭堅〈論書〉，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p.355。 

2
 周星蓮〈臨池管見〉，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723。 

3
 《瑜伽師地論》卷一，《大正藏》第 30 冊，T1579(電子佛典)，0279a。 

4
 「空一顯色」，謂如蒼蒼天空之青色，現於空中，純一而不雜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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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色：包括一切屈、伸、取、捨、行、住、坐、臥等八種動作方面，可表示於外，而

令人目見者。 

2. 廣義的色法 

廣義的色法即一切物質的存在，包括「五根」、「五塵」及「法處所攝色」等，其中對書

道可能有所啟示者是「法處所攝色」中的「無表色」、「遍計所執色」和「定所生色」。「法處」

之「處」，為生長、養育之義，意指能長養吾人之心與心所，且為心與心所之依靠、攀緣者，

共分為十二種，稱為十二處，5於一切色法中，凡攝屬於法處者，即稱為「法處所攝色」，如

「無表色、遍計所執色、定所生色」等，均隸屬於法處所攝色。 

「無表色」是相對於前述的「表色」而言，乃係依於身、口發動之善惡二業，而生於身

內之無形色法，為一種不能表現於外之現象，故稱「無表色」。例如由持戒(善業)所產生的一

種防非止惡之精神作用，即所謂「戒體」，便屬於「無表色」的一種。6其次，「遍計所執色」

乃意識攀緣外境，產生周遍計度、虛妄分別之作用，而在心內所變現之影像法塵，此類色法，

僅具有影像而並無所依托之自體本質，故名「遍計所執色」。至於「定所生色」，又名「定果

色」，即指由禪定力所變現之色聲香味等境；此類色法係以殊勝定力對於一切色法變現自在，

故亦稱「定自在所生色」。以上無論是狹義或廣義的色法，對吾人書法的學習均可產生某方面

的啟發意義，分述於後。 

(五) 「顯色、形色、表色」與書道 

1. 顯色 

在《瑜伽師地論》中，所謂「顯色」包括「青、黃、赤、白、光、影、明、闇、雲、煙、

塵、霧」等十二種。對於傳統書法而言，其墨色除了主要的黑墨以外，尚有採用朱墨作為圈

點眉批之用，以及金黃色作為書寫佛經之用，此外則對於紙張的色彩也有少許變化，以增進

紙和墨之間的調和與多采。至於純粹的黑墨，亦可藉助於水分的多寡，產生乾濕濃淡的差異，

再以白紙為底色的襯托，便產生了明暗遠近的效果。這種濃淡、明暗和遠近的變化，即是所

謂的「顯色」，長久以來的書法寫作大多只侷限在「明暗」(濃淡)方面的表現，部分現代書法

家則有較開闊的表現，例如以「彩色書法」表現「青、黃、赤、白」等色彩之多樣性，而不

僅限於傳統的黑墨單色；又有在字體筆劃的右側加上淡色筆劃，造成「光影」的立體效果者；

乃至有創新的「文字畫」用以表現「形義一體」之藝術者，若能參酌佛學中對於「色法」的

精細闡釋，或將有助於書法創作的創新與突破。 

2. 形色 

                                                 
5
 即「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與「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合稱為十二處。法境即是法處，惟「法境」係強

調其乃「意根」（主觀作用）之客觀對境，而「法處」則著重說明其與其他之十一處共為長養心與心所，且為心

與心所之依靠、攀緣者。 
6
 「戒體」究屬何法，古來有三種異說，即色法、心法、非色非心法。此依「說一切有部」之說認為戒體乃依

四大而生之無見無對之實色，攝於色蘊之中，稱無表業或無表色。如《俱舍論》卷十三所載：「毘婆沙師說有實

物，名無表色，是我所宗。」見《大正藏》第二十九冊，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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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色」包括「長、短、方、圓、粗、細、正、不正、高、下」等十種，這部分在書

法的表現及運用上就比較豐富些。書法的筆劃是線條藝術，因此在長、短、方、圓、粗、細

各方面的變化是非常多樣的。就「長短」而言，不只是筆劃本身的長短差別而已，單字本身

的造型也有長短比例的差異，例如：篆書的造型多為長寬五四之比(長：寬＝5：4)，而隸書

則適相反，為四五之比(長：寬＝4：5)。「方圓」部分則表現在筆劃線條為主，即方筆與圓筆，

魏碑以方筆居多，篆書則以圓筆為主。「粗細」則普遍存在於各體之中，唯篆書粗細變化較少，

隸書次之，楷書稍多，行與草則更多賴粗細輕重之變化，以呈現其多樣的姿態與神韻。7這是

就線條本質(線性)而論其字性與視覺效果，此外就線條的取向來看，也會有不同的效果，這

就是形成體勢「攲正」的原因所在，劉熙載云： 

書宜平正，不宜攲側。古人或偏以攲側勝者，暗中必有撥轉機關者也。畫訣有「樹木

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豈可執一石一木論之﹖8 

傳統觀點大多重平正輕攲側，或有以攲側取勝者，必有其「撥轉機關」，實際上就是要「善救」。

「平正」者，即水平的橫劃和垂直的直劃所形成的視覺效果，「攲側」則是由斜線所造成的「動

勢」，也就是依其斜度之大小而有不同的氣勢與動感。唐楷諸體中以「柳」體之「動勢」最盛。
9垂直與水平類似於「正」的形色，斜線則相當於「不正」，由於斜線的取向更造成了「高下」

的的落差，進而產生動感與氣勢之效果，這些都是書法線條本身在「形色」方面所具有的效

果。 

3. 表色 

「表色」原是指一切動態的「屈、伸、取、捨、行、住、坐、臥」等，種種動作型態，

顯然可表示於外，而令人目見者。在書法的表現上，向來頗為注重「師法造化」，也就是取法

於自然界，包括動植物的姿態動作，乃至山水風雲等一切自然現象，均為取法之對象，蔡邕

〈筆論〉云： 

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蟲

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象者，方得謂

之書矣。10 

書法從這些大自然動、植、礦物的現象裡取法，皆可獲得靈感，甚至是創作的源頭活水。因

此，蔡邕舉出自然界中各種可以被取法的對象，諸如坐行、飛動、往來、卧起、愁喜等，乃

至蟲食木葉以及器物、天象等等，從中都可以獲取書法姿態神韻的靈感。 

其次，上述的「屈伸」類似於線條的「曲直」，它在視覺上的效果為何﹖黃金陵先生指出，

直線代表「直率、肯定、原則、樸實、剛直」，曲線代表「婉轉、陰柔、多變、流媚、流暢」，

                                                 
7
 黃金陵先生說：「輕而細線代表清秀或細心，其墨量小。重而粗線代表厚實、有信心或穩重，其墨量大。 

……粗線喻主角(主)，細線喻配角(賓)，二者有主賓之感。」見一燈(黃金陵)著《書道禪心》，台北：淑馨出版社，

2000 年，p.62~63。 
8
 劉熙載《藝概˙書概》，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711。 

9
 見《書道禪心》，p.64~65。 

10
 蔡邕〈筆論〉，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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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 

剛：線直而有勁，挺拔如竹，富生命力、精神力，獨立感及陽剛之氣，喻為毅力。柔：

線曲而且綿綿不斷的力量，如流水、麥芽糖、蔓藤、柳枝…等富生存之韌力，隨處而

安，隨處生存，喻為耐力。11 

此外在「行住坐卧」方面，蘇軾《東坡志林》說﹕「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

如走。」12意思是行書從楷書演變而來，楷書如同一個人站立之姿，行書如同在步行一般，

草書則如同跑步一樣。這些都是吾人從書法的視覺表現上和「色法」概念作一比較，從中可

以發現其相似之處，並可進一步獲得各種啟示，以助於書法之學習與創作。 

(六) 「法處所攝色」與書道 

  書法的學習過程大抵分為臨摹、背帖、自運三階段，臨摹乃是將碑帖置於眼前，隨時邊

看邊寫；背帖則如背書一般，亦即離開碑帖也能寫得一模一樣；自運則是吸收各家精華，自

出己意寫出一己風貌。以下乃就「法處所攝色」對於書法學習過程三階段的啟示略作分析。 

4. 無表色—立帖範 

「無表色」又名「受所引色」，意謂領受師教(戒律)所引發於身中之色，原是指吾人的身

業(一切行動舉止)和語業(一切言語)在受戒與持戒時，因於戒律之規範，一切言語行為皆合乎

戒律，無所逾越，因此所產生之「戒體」，名為「無表色」。這部分其實和書法的練習道理是

相同的，初學者從碑帖的臨摹開始，就是要中規中矩，一筆不茍，黃金陵先生說： 

落筆時，知所當止，線條之粗細，規矩之逾越與否，均能自審自知，於佛家為戒。13 

由於書法的臨摹是透過眼觀，了然於心，得乎心，應乎手，日積月累，心手相應，方能臨得

幾分像。碑帖就是師教，猶如「律儀」，持戒之行者從五戒、八戒(強調身、口二業)，乃至十

戒、具足戒(注重身、口、意三業)之奉行，身心中自然形成「戒體」(無表色)。學書者從不停

的臨摹中，掌握線條之粗細，字體的大小，乃至一切的規矩法度均無所逾越，這時於其身心

中似乎也已隱然形成一種「書體」，亦即「碑帖軌範」。部分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探討

書法學習的訓練與記憶過程，認為這種通過重覆摹仿訓練，將古人法帖中所蘊涵的技巧、經

驗、表現方法，變為自己的能力，以心理學的理論就是「在神經的有關部位建立暫時聯繫，

聯繫形成後在神經組織中留下一定的影象或“痕跡”。這種“痕跡”的保持，就是記憶。」14

從心理學觀點來看，在書法臨摹過程中反覆不停的練習所留下的碑帖「影象」或「痕跡」，這

種記憶的痕跡，也就是「碑帖軌範」是否也是一種「無表色」尚不敢肯定，但是二者形成的

道理却很明顯是相通的。康有為說：「吾謂書法亦猶佛法，始於戒律。」15由此可見，「書體」

和「戒體」的形成，頗有幾分是相似的。 

                                                 
11

 見《書道禪心》，p.63。 
12

 蘇軾《東坡志林》，王松齡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  
13

 見《書道禪心》，p.165。 
14

 見蔣純利、陰定蕾〈談書法用筆的臨摹與記憶表象〉，《鎮江高專學報》，1999 年，p.28。 
15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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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遍計所執色—著帖相 

「遍計所執色」原是吾人的第六意識攀緣法塵，乃至憑空想像等，所產生的「虛妄分別」

之影像。在書法臨摹過程中，第一步就是要求「像」，學歐像歐，學褚像褚，也就是要能「入

帖」，不只是臨帖，還要能背帖，這一個階段若是不具有一股擇善固執的著迷心，那是很難有

所成的。康有為說： 

學書必須摹仿，不得古人形質，無自得性情也。……欲臨碑必先摹仿，摹之數百過，

使轉行立筆盡肖，而後可臨焉。16 

這是下苦功的過程，任何一個成功書家都必經歷這個辛苦的過程，基礎打得越穩固，將來發

展的空間也就越廣大。這也就是「入帖」的功夫，若非經過此般功夫萃練，怎能得到古人之

精髓﹖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入帖太深，則出帖便不易，這也就是吾人要從「遍計所執色」

這一概念獲得啟示之處，倘若無法破除各家「帖相」的束縛與執著，那就無法達到「出帖」

的目標了。 

6. 定所生色—創作自運 

「定所生色」原係指以禪定力對於一切色法變現自在之意，故亦稱「定自在所生色」。上

述臨摹過程中既要能入又要能出，始而求像，繼而求不像；這個能否「出帖」的關鍵就在於

是否能勘破那「遍計所執」，能破除那學習過程中的必要執著，跳脫出碑帖的束縛，如此方才

能具有下一階段的「自運」，乃至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自運」是中國書法特有的名詞，其

實就是所謂的「創作」，亦即運用自己的智慧來從事書法創作，按照自己的心意來寫。臨摹是

為了吸收別人的長處，自運則是為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這時候方才能寫出自我風格，這才

算得上是有成就的書家。試看歷代書家哪一位不是具有自己獨特風貌﹖倘若其字體與前人同

一模樣，充其量也只是前人的影子，又如何能在歷史上保有地位﹖因此，書法之創作，在經

歷過臨摹的紮實基礎功夫後，心中已建立穩固的碑帖軌範，進一步又能超越各家帖相的執著

與束縛，此時即已具備自運創作的實力。然而創作書寫當下的心態卻更為重要，歷來對於這

方面的點滴論述頗多，如蔡邕云： 

書者，散也，欲先散懷抱，任意恣情，然後書之，若綰閒務，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先默坐靜思，隨意取擬，言不出口，心不再思，沈密神彩，若對人君，則無不善矣。17 

李世民云：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

志氣不和，書必顛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

也。18 

郝經云： 

                                                 
16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850。 
17

 蔡邕〈筆論〉，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5~6。 
18

 李世民〈筆法訣〉，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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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寧，神寧則象滋。無

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19 

以上所列舉的書寫心態，其實就彷彿是禪定功夫一般，具有禪定力者，可以變現出「定果色」，

猶如書法創作者「絕慮凝神」，乃可以「神寧象滋」，寫出如行雲流水般自在無礙的書法作品。

到此境界，才可成就自我的風貌，完成獨立的一家之體。 

三、 「空」觀對書道的啟示 

(五) 「空」觀簡述 

「空」的概念，在佛法裡簡言之即「無自性」的意思，可大別為「人空」與「法空」兩

者。「人空」，意謂吾人此身並無其實體或自我之存在；「法空」，則謂一切事物之存在皆由因

緣而產生，故亦無實體與自性存在。小乘僅見「空」，而不見「不空」(有)，故被稱為「但空」，

大乘則不僅見及一切存在悉皆為空，且兼及不空之一面，故稱「中道空」(空有圓融)。《般若

波羅密多心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下我們將「色與空」

的概念引渡到書法的「黑與白」上頭，進行推闡。 

(六) 色即是空—離相入神 

書法係由點、劃積累成字，積字成行，積行成篇，因此，一篇作品的完成，可說全部皆

是「因緣所生」。小從點線的構成、單字的結體，大至篇章的完成，一點一劃、一字一行，莫

不皆是「因緣和合」而成，明白這個道理，對於「錐劃沙」、「屋漏痕」20的比喻就不難理解。

有了「因緣和合」的空觀體認，對於書寫時的當下心態更有無限助益。前述初學者從臨帖到

背帖，臨某家即欲「像」某家，這個階段正是非執著不可，無有執迷則不能入。然而卻不能

只入不出，執相不離，這樣是無法走出古人的影子，又如何能開創一己的風格呢﹖黃金陵先

生說： 

一般人臨字，均以「臨帖不離相」的記憶方式練習，故易流於識相，識相屬記憶故亦

著相。著相甲家帖法，即不易融入乙家帖法，故難於消化各家法，古云「入帖容易出

帖難」的癥結即在於此。21 

又說： 

字之神意在「空」與「相」之間，即《心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相者色也；神、氣、意者，在「諸相非相」，「空色」之間，不在白色空

間，亦不在黑色字相上，而處二者之間也。22 

                                                 
19

 (元)郝經撰《陵川集˙郝經論書》，《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年。 
20

 陸羽《懷素別傳》載：「懷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如拆壁

之路，一一自然。顏真卿云：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283。 
21

 見《書道禪心》，p.140。 
22

 見《書道禪心》，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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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摹各家字帖，重要的關鍵所在，是要得其神、氣、意，而不只求形似而已，然而仍須循序

漸進，按部就班，不可好高騖遠，徒尚空談。一切先從了知「萬法因緣生」的空理開始，漸

漸能夠當下「離相取神」、「得神遺相」，悟得「色即是空」的道理，不受各家碑相帖法之束縛，

也才能「積千家米煮成一鍋飯」，到了此時，始能任運自在，創發出真正一己之風貌。 

(七) 空即是色—計白當黑 

一般初學者在臨摹階段最容易犯的毛病，無非就是「見黑未見白」，亦即「知有不知空」。

也就是寫字的當下，眼睛和心思都只留意於筆劃線條部份，對於空間、布白較少注意。結果

便易造成單字間架不勻稱、行氣間距不適當、章法結構太鬆散等問題。這都是肇因於只見其

黑未見其白，知有不知空的緣故。因此，古人乃有「計白當黑」之說，此語為包世臣受法於

鄧石如時，鄧氏所授予之要訣，鄧氏說： 

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23 

就單字言，筆劃要有疏有密，方才錯落有致；就單行或就通篇而論，都是要有疏有密，有大

有小，24才能神采變化，氣韻生動。至於疏密與大小之間如何調配，那就不能眼中只見得黑，

未見得白，所謂「計白當黑」，即是黑白同時關注，同步調理，務使筆劃黑色部分的粗細、大

小、疏密、濃淡等相對應條件得以對立又統合，達到平衡與和諧的要求，這時，黑白之間的

比例即是最恰當的分配。「計白當黑」一語當是脫胎於老子《道德經》之言，大陸學者金學智

說： 

空白，是結體美和章法美的重要組成部分。空白的「虛」和筆墨的「實」比較起來，

前者難於把握，更難以處理。但是，單是從虛白處求美又無異於緣木求魚。《老子》說：

「知其白，守其黑。」這對書法的結體、章法也是很好的啟示。要使虛處靈，應求實

處工。要著眼於空白「虛」，必須立足於筆墨的「實」。既要計白當黑，又要知白守黑，

這就是虛實結合的辨証法。25 

黃金陵先生也說： 

留白者，即如建築物外應留下空間之多寡，也即建蔽率。《道德經》云：「知其白，守

其黑，為天下式。」即知白(格子的大小)，便應知黑(字之大小)，反之即是應如何留

白。白屬陽，黑屬陰，務求陰陽調和，調和處是「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字之組合體，不但是黑線部分，白色空間也屬之。故習字宜有「色空一

體」、「黑白一體」的概念。26 

金氏以「虛實辨証」的方法闡釋，黃氏則以「色空一體」的比喻論證，兩人都是同樣的對於

「計白當黑」、「知白守黑」有相同的看法。其實這種虛實與黑白的美學觀念，對中國傳統書

畫的影響已經非常久遠，佛教傳入後，帶來「色、空」概念，與這種道理有幾分相通，尤其

                                                 
23

 見包世臣《藝舟雙楫》，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641。 
24

 篆、隸、楷三體之審美以大小一致為要求，行與草則以大小錯落為變化，審美標準不同。 
25

 金學智《書法美學談》，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 年，p.186。 
26

 見《書道禪心》，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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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說法，更進一步將「虛與實」、「白與黑」直接畫上等號，使學者

不必更疑，頗有當下即是，色空一體，黑白一如的體認，這方面對於書法的書寫心態無疑是

一大啟發。 

(八) 「中道觀」與對稱平衡 

前面簡述「空」的概念時，曾述及小乘的「但空」，它只知「空」的一面，不知「有」的

一面，唯有大乘不只知「空」，而且知「有」，這種空稱為「中道空」，或簡稱「中道」(即亦

空亦有，非空非有)。這種「中道觀」對於中國的美學思想影響是既深且遠的，尤其書法方面

更是明顯。欲探討其影響，必須了解「中道」思想在佛教經論中的源流，首先應知的是龍樹

菩薩《中論》一書裡的「八不中道」，《中論》云：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去)27。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

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28 

其中「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稱為八不，用「不」來遮遣（否

定）世俗之八種邪執，以彰顯「中道」之實義，故稱「八不中道」。這「八不」還可以簡縮為

「生滅、常斷、一異、來出(去)」等四大命題，亦即採用「不」來否定各命題間彼此兩兩之

對立，以達到統一與和諧，目的無非是要「破執顯中」。此外，《大智度論》卷四十三亦云： 

常是一邊，斷滅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為般若波羅蜜。又復常無常、苦樂、空

實、我無我等亦如是。色法是一邊，無色法是一邊。可見法不可見法，有對無對、有

為無為、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等諸二法亦如是。復次，無明是一邊，無明盡是一邊。

乃至老死是一邊，老死盡是一邊。諸法有是一邊，諸法無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

是為般若波羅蜜。菩薩是一邊，六波羅蜜是一邊。佛是一邊，菩提是一邊，離是二邊

行中道，是為般若波羅蜜。略說內六情是一邊，外六塵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

名般若波羅蜜。此般若波羅蜜是一邊，此非般若波羅蜜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

名般若波羅蜜。29
 

上面所謂「離是二邊行中道」，意即宇宙萬法皆有其對立之兩端，諸如常與斷、苦與樂、色與

空、有與無……等等，此即是「二邊」，然此二邊皆是各有所偏，欲得中道，則須「離是二邊」，

而「離」與「不離」亦是二邊，故中道者，不即不離二邊也。再者，《六祖壇經》對此亦有闡

論： 

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

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

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

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

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

                                                 
27

 另本作「不去」。 
28

 見龍樹菩薩造，青目釋，鳩摩羅什譯《中論》，《大正藏》第 30 冊，p.1。 
29

 見龍樹菩薩著，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大正藏》第 25 冊，p.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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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

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

法，出入即離兩邊……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

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30 

以上所列舉的，無論是《中論》的「八不」或《大智度論》的「十八項」，乃至《壇經》的「三

十六對」，無非都是令其「二道相因，生中道義」，亦即從對立的兩邊，在不即不離的當下，

悟得「中道」的妙理。從這些佛典文獻的加入，在既有的中國思想孕育下，傳統的美學思想

得到更多的養分加以深化及廣化，終於啟發出更活潑更精密的美學理論，而它的中心思想就

是歸旨於「對稱平衡」與「和諧」。在書法美學上就具體的呈現在長短、方圓、粗細、大小、

高低、攲正、輕重、疾遲、滑澀、曲直、剛柔、明暗、濃淡、乾濕、向背、疏密、聚散、斷

連……等等，這些都是對應的「兩端」，從中取得「平衡」與「和諧」，這就是「中道」，也就

是「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的中道妙示。 

四、 結語 

佛學對書法美學的啟發與影響既深且廣，本文僅從「色」與「空」兩個佛學基本概念切

入，由「色法」與「空觀」的義涵中，探索其與書法相通之處，及其對書法練習方面的啟示。

結果發現，色法當中的「顯色」、「形色」及「表色」三者，與書法的「長、短、方、圓、粗、

細、明、暗」以及「屈、伸、取、捨、行、住、坐、臥」等視覺表現頗有相通之處；再者，

書法從碑帖臨摹到創作自運的練習過程，與「無表色、遍計所執色、定所生色」的成因，也

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空」的觀照與書寫心態更是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入帖」與「出

帖」之際，若能領略「色即是空」的道理，那麼對於各家「帖相」的執著就比較能順利超越，

達到「離相入神」的境界。然而，雖說「離相」卻也不是全然擺脫諸相，因此「空即是色」

的概念可以提醒吾人要「計白當黑」，不要只見其一偏，如此自然能夠把握住「中道」的圓融

法則，進一步，對於「攲正、輕重、疾遲、滑澀、曲直、剛柔、明暗、濃淡、乾濕、向背、

疏密、聚散」等對稱與平衡的法則，也都能運用自如，到此境界，方可稱為成功的書家。不

過，這些書法練習的歷程，並不是截然分割的，本文為方便分析闡述故而作種種劃分，實際

上，在臨摹過程中也是要不停嘗試自運，自運過程中偶而也須回頭再臨摹，並且時時能以前

賢各種書法經驗和理論作參酌，進一步若能對佛法有所認識，尤其是「色」與「空」的「中

道」圓融妙理能夠加深體認的話，想必在書法的鑽研以及書道的涵養上，定能更加的精進，

成果也會更為輝煌。康有為說： 

吾謂書法亦猶佛法，始於戒律，精於定慧，証於心源，妙於了悟，至其極也，亦非口

手可傳焉。31
  

誠如康氏之說「書法亦猶佛法」，開始的臨摹，務求一筆不茍，正如戒律之精嚴謹慎；臨摹過

程中的執持與放捨，猶如定慧之修持與開發，這一切都必須「証於心源，妙於了悟」方能達

到最後左右逢源的創作自運。實際上，在傳統的書法美學中原本就非常講究對稱與平衡的原

則，這些道理與佛法的色空圓融之理本即相通，兩者之間相通之處還有更多，本文只是將其

                                                 
30

 見《大正藏》第 48 冊，p.360。 
31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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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較明顯或已被周知者，更明確的勾勒出來，至於一些較隱微或尚待開發且具有啟示及應用

價值者，更是本文努力的重點與方向。唯囿於所見不廣，許多古今精闢之理論與見解，或有

遺漏不足之處，尚祈方家不吝指正是幸﹗ 


